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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学习理念的快速更新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学习空间变革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但过度追求速度与规模，会造成校园学习空间均质化现象，致使学生产生场所感不强、学习投入度低等问题。场所感作为空间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指人对某一特定场所的情感依恋、身份认同和功能依赖，可以为解决当前学习空间中存在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对教育领域中场所感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意义在于，厘清了教育领域的场所感研究现状及学科关系、理论基础和研究热点；阐明了场所感的生成机理，即场所感的生成是一个由人、场所、过程所组成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动态过程，对这些因素施加控制就可以促进或限制场所感的生成与发展。对学习空间中场所感技术促进策略的阐述反映出技术可以从场所依恋、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三个维度，促进学生的场所感。依据场所感的生成机理来设计具体的促进策略在于：利用体验增强类技术和场所定位类技术，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在学习空间场所感。场所感理论为学习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框架，对完善校园学习空间重构和智慧校园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场所感；学习空间；空间转向；场所感技术促进；5G 技术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 随着新的学习理念对传统学习空间提出的挑战， 以及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所带来的机遇，智慧校园建设、智能学习空间重构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但由于过度追求规模与速度，新建、改扩建校园空间在硬件方面存在着建筑雷同、景观单一、空间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 软件方面则缺少对学校文化的传承及内涵气质的挖掘， 场所意义和场所精神比较淡薄[2]。
至上世纪60～70年代， 在教育研究中开始出同一种新的转向。例如，Sturner 指出，校园的物理环境的设计与建设，是对大学使命的补充和加强，校园空间不仅要反映和支持一般的学习过程， 还应体现居于其中的人的独特价值观和愿望 [3]；Dewey 指出，学校要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保持有机联系， 校园空间应该成为弘扬自主与个性的教育试验田[4]；我国学者苏尚锋对校园中固定空间、 半固定空间及不定空间的生产与实践，进行了详细论述，为我们呈现了空间视角下校园活动的整体画面[5]。这些研究重点关注教育的空间性，强调校园空间在学习活动中的重要性，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形成于20 世纪后半叶，它强调打破运用时间进行叙事的单一形式， 运用空间概念或空间思维去重新审视社会。所谓“空间观念”是指采用空间范畴认识和思考周围世界， 使用空间架构来描述和表达观点，使用空间途径解决社会问题[6]。在空间转向时期，涌现了列斐伏尔、哈维、苏贾、布迪厄、吉登斯等空间研究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逐步形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变革。
教育研究需要打破长期的线性方式， 不能将丰富内涵事件时空体简化成历史过程的复述， 需要引入空间理论，运用相应的空间分析框架、空间视角、空间话语，还原教育活动的具象时空情境[7]。因此，场所（Place）是空间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场所感（Sense of place）①场所感（Senseofplace），由于学科差异，被译为“场所感”或“地方感”。地方感多用在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场所感多用在建筑学和景观设计领域，本文使用场所感来进行表述。是人对特定场所的情感依恋、身份认同与功能依赖[8]，是研究人地空间关系的重要内容。校园学习空间作为学习发生的特定场所， 学生对校园学习场所的情感依恋、身份认同和功能依赖，即形成校园场所感。本文将通过对当前教育领域中场所感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梳理当前研究现状及热点，以期为校园学习空间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探讨新兴技术在校园学习空间重构、 智慧校园建设过程中的场所感促进策略。
二、教育领域中的场所感研究现状
场所感研究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性， 从最早的人文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到后来逐渐拓展到自然资源管理、旅游休闲、城市景观设计、历史街区等领域。这些学科的共同特征是: 都与某一类别特定的场所直接相关，都可以运用场所感理论进行分析。在教育领域中， 也有学者尝试运用场所感理论去分析校园环境创建、学习空间的设计，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为了详细了解教育领域中的场所感研究现状与前沿，我们借助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 5.3 R4（64-bit），通过关键词共现、学科共现、作者共被引、文献共被引等特色功能， 对教育领域中的场所感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性分析。
（一）研究样本与学科联系
我们以外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 的核心合集为文献数据源，检索“场所感”和“校园环境”“学习空间”“教育”相关的文献。为了使检索更加全面且有针对性，采用多主题词组合的高级检索方式进行，文献起止时间为1982年至2019年7月30日。综合检索式为:TS=（（“sense of place” and “campus environment”） or （“sense of place”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or （“sense of place” and “learning space”） or（place and “campus environment”） or （place and“learning environment”）or（place and“learning space”）or （“sense of place” and education））。基于以上检索式，共检索到836 篇文献。通过详细阅读每一篇文献的篇名、摘要、关键词，去除内容相关度不高的文献704 篇，将剩余132 篇作为目标样本进行深入分析。对目标样本文献的类别、 国别及年度发文进行了初步整理:从国家分布情况来看，排在前五位的是美国（49）、英国（23）、澳大利亚（11）、加拿大（9）、中国（6），此外还有芬兰、瑞典、荷兰、巴西、以色列、意大利、挪威、波兰、南非、西班牙、土耳其等。从文献发表的年度来看， 最早的文献见于1992年，1992年至2010年间共26 篇，平均每年2 篇，属于初步萌芽阶段；2011年之后， 至今共计106 篇， 平均每年约12篇，属于逐步发展阶段，如图1 所示。

图1 教育领域中的场所感文献年度分布
利用CiteSpace 生成的学科共现网络分析显示，教育领域中的场所感研究与多个学科领域联系紧密，主要包括:地理学（13）、环境科学与生态学（18）、环境研究（12）、语言学（5）、建筑（3）、工程学（3）、城市研究（3）等。
（二）相关理论基础
1.文献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是指两篇参考文献被同一篇文献引用的现象，通过分析文献共被引聚类及关键节点，可以揭示出某个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 即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CiteSpace 利用模块值Modularity（简称Q值），和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简称S 值）两个指标，作为评判聚类图谱绘制效果的依据。当Q＞0.3，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结构是显著的，当S 值在0.5 以上，聚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9]。我们通过对施引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文献共被引聚类显示，Q 值为0.7128，Q＞0.3，S 值为0.6053，S＞0.5，说明聚类效率较高，共发现59 个节点，107 条连线， 被引文献数量5827 篇。如图2 所示，由于限定在教育领域中的场所感，只形成1 个共被引聚类，即sense of place。但从聚类标签说明中的关键词:sense，place，urban，impact，youth，education，environmental 等，可以看出教育领域中场所感研究主要与场所感、城市研究、环境影响、青少年、教育等关键词有紧密联系。这说明教育领域中的场所感的研究基础为场所感与环境研究， 同时也要借鉴人文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城市景观设计等领域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这也验证了文献选择的针对性，即对场所感与校园环境的关注。

图2 教育领域中场所感研究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
2.作者共被引分析
作者共被引是指两个作者共同被其他文献引用的现象， 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揭示某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共同体[10]。通过对作者共被引分析，合并节点175个，连线487 条，如图3 所示。从图3 中可以看出，排名前三位的重要的作者为Tuan （左下角的Tuan YF和TuanY、TuanY-F 是同一人） 共被引39 次，Gruenewald 共被引20 次，Relph 共被引18 次。

图3 教育领域中场所感研究作者共被引网络图谱
Tuan（段义孚）是美籍华裔人文地理学家，他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一种揭示 “地理活动和现象如何揭示人类意识的质量” 和展示“人类经验的模糊性、矛盾性和复杂性”的方法。他于1974年首次提出Topophilia，中文译为“恋地情结”“亲地方性”“乡地性”等，1978年他的专著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出版，在其著作中，他详细阐述了主要观点:空间意味着自由；地方（场所）意味着安全；我们都既想要有安全，又想要有自由；地方（场所） 是强调特定空间中人的情感和关系的意义中心或区域[11]。Gruenewald 强调，以场所为基础的非殖民化和“再生”的双重目标[12]。此外，1976年，Relph 的著作Place and Placelessness， 在场所研究理论领域引起很大的反响[13]。
（三）相关研究热点
一个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表现为涌现的施引文献群组， 施引文献中使用的突显词或突显词的聚类来体现[14]。本文运用Citespace 对132 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Q 值为0.4247，Q ＞0.3，S 值为0.4429，S＜0.5，节点38 个，连线111 条。可以发现，关键词共现网络中主要包括场所感（30）、场所（16）、教育（15）、认同（10）、社区（9）、高等教育（8）、体验（7）、空间（7）、学生（6）；此外还有知识、环境教育、感觉、建筑、意义、参与、移动、挑战、学校、场所开发、学习空间、学习环境等。从这些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中可以发现，具体的研究热点和研究领域，如，“场所感、场所、认同、社区、依恋、空间、场所开发、学习空间、意义、体验、参与”等关键词，体现了场所感研究的具体内容；而“教育、高等教育、学生、环境教育、学校、学习环境”等关键词，则体现了场所感研究的具体领域。
在关键词共现网络时间线图谱中，如图4 所示，S 值为0.4429，虽然S 稍小于0.5，但产生的五个聚类，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即#0 为高等教育，#1 为学习空间，#2 为环境教育，#3 为场所依恋，#4 为建筑。从时间维度来看，聚类“高等教育”（2011-2018年）说明，教育中的场所感研究主要在高等教育中进行；聚类“学习空间”（2016-2018年）说明，场所感与学习空间相结合的研究开始较晚，属于研究前沿；聚类“环境教育”（2008-2017年）说明，运用场所感理论进行环境教育的研究是教育领域中场所感研究的一个分支， 而且也是教育领域中最早开始的相关研究；聚类“场所依恋”（2012-2019年）属于研究的内容维度，场所依恋是场所感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聚类“建筑”（2017-2018年） 说明了场所感研究的影响因素，也是我们当前校园学习空间中面临的最重要的方面，即均质化建筑对学生场所感的影响。具体从被引排名前10 篇文献来看，主要包括科学教育方面[15]、环境教育[16-18]、地理教学[19-20]、技术应用[21]、研究方法[22-23]，还有专门讨论远程教育中场所感问题[24]。

图4 教育领域中场所感研究关键词共现时间线网络图谱
此外，为了了解国内教育领域中的场所感研究现状，以CNKI“文献”为数据源，时间截至2019年5月30日，以“主题”检索方式，分别以“场所感、地方感”并“校园、学校、教育、高校”的方式进行检索，共检索到85 篇，去除不相关的文献后，剩余15 篇与教育相关的场所感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关于校园空间环境中的场所感研究[25-28]；第二类是基于场所的乡土教育、地理教育、环境教育[29-33]；第三类是关于场所感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34-35]；另外还有讨论高新区建设对周边高校学生场所感的互动影响[36-37]。总体来看，国内教育中的场所感研究起步较晚，文献总量较少，研究范围较窄，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还不够深入与系统。
我们从以上国内外文献分析看出， 虽然教育领域中的场所感研究还处于逐步发展阶段， 研究主题还比较分散， 关于学习空间中场所感的研究则更加少见， 但场所感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为学习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并且为学习空间的场所感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和学科联系。
三、面向场所感的学习空间研究
当前，在新兴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下，教育时空发生了重大转变， 教育研究中的空间观照也越来越多，使得教育的空间转向正不断迈向深入。教育研究要实现空间转向，就要树立空间观念，在教育研究中充分运用空间理论，即用空间视角去观察，用空间思维去理解，用空间维度去表述。校园学习空间由众多学习场所组成，是教育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实施空间转向研究的天然对象和实现途径。
（一）空间研究中的场所感
Bott 指出，场所感（Sense of place）是指人对特定场所的一种情感依恋，是人们对场所的主观感觉结构[38]。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家Tuan（段义孚）认为，场所是强调特定空间中人的情感和关系的意义中心或区域[39]。加拿大人文地理学家Relph 指出， 场所不应单从区位、景观上来定义，场所是人类经验的中心，充满着人类在生活世界的经验和情感[40]。Steele 认为，场所感是一个体验过程， 是由环境和人所带入环境的事物组合在一起而创立的[41]。换言之，我们自己创造了场所，它们不能脱离我们而单独存在。可见，场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空间，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场所是人们在与环境交互过程中，产生基于某地的特别情感和关系，随着依恋意义和价值的建立，空间才变成了特定的场所。也即，场所是有意义的空间。
场所感同时具有物理与社会维度，既受特定的物理场所、地点影响，又需要介入场所、地点意义的社会解读。Relph 将场所感区分为场所依恋和场所意义。场所依恋代表了人与场所之间的联系，场所意义是场所的本质或场所的象征性联想，定义了人们的个体和文化身份[42]。Williams 等将场所依恋分为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两个维度，场所依赖是指人对场所的功能性依恋；场所认同是人对地方的情感性依恋[43]。不同研究者对场所感的结构维度有着不同的理解，普遍得到认可的是Jogensen 等提出的场所感三维度，即场所依恋、场所认同和场所依赖。场所依恋是指对一个场所的情感；场所认同是指人们对场所与自我关系的信念；场所依赖是指场所相对于其他场所而具有的支持或限制某种行为发生的功能[44]。

图5 场所感及其结构
如图5 所示，场所感是一个包括场所依恋、场所认同和场所依赖三个主要维度和多个次要维度的复杂概念。场所依恋是和人的情感和兴趣相关的维度；场所认同是关于场所精神和象征意义相关的维度；场所依赖则是和场所的功能和独特性相关的维度。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控制及干预， 可以有效增强体验深度，促进人与场所的互动关系，从而提高场所感。
（二）作为场所的学习空间
学习空间泛指学习发生的场所， 校园是最主要的学习场所。校园学习空间作为学习发生的特定场所，具备场所感所强调的物理和社会维度。一方面，校园学习空间由每一个具体的场所组成， 是由多个正式与非正式场所组成的空间集合。陈向东等提出了校园学习空间连续体的概念，他认为，校园学习空间是包括课堂、研讨型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咖啡馆、餐厅、宿舍、操场、草坪等所有可能发生学习的场所，是与学习经验紧密联系的一体化空间[45]，这些场所的物理特征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体验与感受。另一方面，校园学习空间是一个社会互动、重视差异的地方，通过话语促进学习，并致力于社区内人们的教学和学习、研究和公共服务[46]。校园中各个学习场所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不同的支持作用， 学习的实质即是这些场所中所发生的一切社会互动总和。
校园学习空间通过建筑和景观设计诉说着她的教育意义，它既是文化的体现，又是精神的象征。学生在校园中的学习过程不仅仅是时间上累积， 更是无数个瞬间的空间凝固。学生对校园场所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对特定场所的情感依恋， 并建立特定的意义与价值，由此形成了校园场所感。校园场所感与学生的学习体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如，Okoli 通过研究得出了学生校园场所感和学生投入有很高相关性[47]。因此，校园学习空间本质上是学习场所的连续体，校园学习空间通过各个不同功能的场所来传达精神，实现育人功能，如图6 所示。基于此，利用场所感理论来分析学习空间，具有内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图6 校园学习空间的场所连续体
（三）学习空间的时空转变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和城市问题的加剧，后现代空间理论应运而生，强调多方位、多层面、多论点的想象画面研究，以哈维、福柯、苏贾等为代表[48]。其中，哈维在论述社会时空构成时指出，随着人们生活步伐的加速， 会出现时空压缩和时空修复现象。时空压缩是指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空间的距离日益缩小，社会时间的花费也在逐渐缩短；时空修复是指社会时间可以创造新的社会空间， 而社会空间形态的改变也会为发展赢得更多的社会时间[49]，如图7 所示。

图7 哈维的时空压缩示意图
图7a 是哈维论述时间消灭空间在交通方面的世界缩略图，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型交通工具的出现，将会加剧这一现象。图7b 是技术在教室方面的发展过程，教室虽然是一个微型空间，但技术的作用同样使得这个微型空间发生了大量时空压缩现象。例如，课堂中的即时反馈技术、即时投屏技术、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为学生和教师节省更多的教育时间， 节省的教育时间可用来开展更多的小组协作和师生互动活动，从而创造出了更多的教育空间。
未来，随着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整合， 教育时间与空间将会不断发生转变，时空压缩与时空修复现象还会继续。校园中的用于信息显示的高清电子大屏、 校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移动图书馆、校园地图导航等技术的大面积使用，以及情境感知、实时诊断、精准推送技术渗透，进一步提高了效率，从而有更多的教育时间来进行其他教育活动，从而赢得新的教育空间。
此外，随着5G 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物联网技术、AR、 人工智能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教育中的深度应用， 大大加快了智慧校园建设的步伐，学习空间重构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50]。未来学习空间将嵌入大量智能元素，实时进行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再进行智能化服务推送[51]。5G 技术的加入，将使未来智能化教室功能更加智能，全面引入声控、触屏、体感乃至脑控等技术[52]，会助力学习空间更具交互化[53]，使校园管理更加智能化[54]，虚实结合的智适应平台[55]将近一步提高效率，拓展学习空间。可见，5G 将会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教育时空， 如何更好的利用技术来促进教育目标的实现， 进行时空修复，将是学习空间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学习空间中场所感的技术增强
正如前述， 场所感为学习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文献分析也发现了利用技术促进场所感的研究，如利用增强现实技术设计的导览系统，用于增强学生的场所感， 可以有效促进校园历史遗迹的场所感[56]；利用ArcGIS（一个面向的用户的收集、组织、管理、分析、交流和发布地理信息的系统）信息收集器，能够收集多感官场所的数据，为教师提供用于基于场所进行相关研究的数据解决方案[57]。这些将技术应用于场所感领域的研究， 为我们重构学习空间和建设智慧校园，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一）场所感的生成机理
场所感是人们对特定物理场所的情感性依恋、功能性依赖和身份性的认同。首先，人是首要因素，场所感是人对物理场所的反应与感受，这种反应或感受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其次，场所是人反应或感受作用的对象， 场所既可能有助于、也可能会约束场所感的产生；此外，除了人和场所，还包括人与场所之间的互动过程。正如人文地理学家Relph 所指出的，场所由物质环境、活动和意义三个基本要素组成，但场所感并非只存在于这些要素之中，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交织[58]。Garnham 和Harry 归纳出了场所由静态的实体设施、 活动和意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59]。可见，场所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物理特性及其功能，还包括所隐含的社会影响和象征意义，最重要的是基于场所的活动，即人与场所之间的互动过程。
Scannell 和Gifford 提出了场所感三维模型，场所感包括人、场所、过程三部分[60]，如图8 中左半部分所示，其中，“人”既受宗教性的、历史性的团体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受个体经验、意识和重要事件的影响。“过程”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情感”则是在场所互动过程中体验到的快乐、骄傲和爱等；“认知”是关于场所认知过程中涉及的记忆、知识、纲要和意义等；“行为”是场所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包括对场所的亲近-保持、 场所再造等的行为。“场所”是包括物理性特征和社会性区域、标识的体现。这个场所感的三维模型， 不仅说明了场所感的生成过程， 还向我们阐明了影响这个过程的每个维度上的具体因素， 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因素施加控制来促进或限制场所感。因此，场所感是人、场所和活动三者相互交叉形成的主观感觉。场所是场所感的着力点，人即是着力的来源，活动即是着力的过程。

图8 场所感的生成机理及其技术促进过程
Soini 等认为，场所感与场所体验密切相关[61]，是通过对场所的关注和情感投入获得的。所以，依据关注和投入的多少，场所感具有强烈程度之分。Shamai将场所感分为七个等级，由弱到强依次为:没有任何场所感、知道所在的场所、归属于一个场所、依恋于一个场所、 认同一个场所的目标、 投入到一个场所中、为一个场所献身[62]。Hummon 在研究一项社区情感研究中，依据感情深浅程度将场所感分为:无场所（Placeless）、相对的（Place Relative）、疏远的（Alienated）、思想根植性的（Ideological Rootedness）、日常根植性的（Everyday Rootedness）[63]。Hay 也将对一个地方的场所感的根植性的强弱分为:表面（Superficial）、部分的（Partial）、个人的（Personal）、祖籍的（Ancestral）、为文化的（Cultural）[64]。此外，场所感还与场所的互动时间有关，在场所互动的时间长、频率多，场所感更容易生成，否则反之。场所感的由弱到强的不同层次， 说明了人从对场所的 “毫无场所感”到“为场所献身”的不同类型，揭示了人对场所的认知过程，也是人的场所感的发展过程。可见，场所感的发展是从初始的功能性场所依赖，经过观念上的认同过程，上升到中间层次的场所认同，再上升情感上的场所依赖，如图8 最右列显示。
（二）场所感的技术促进过程
厘清场所感的基本要素、 具体的影响因素及生成机理后，我们通过对这些过程施加控制，可以达到促进或限制场所感的目的。场所感的技术促进策略，即是通过技术的优势功能对场所感生成过程中的某些要素、因素及环节施加控制，以达到促进场所感生成、发展的策略、方法或途径。在校园学习空间中，可以根据校园中各个学习场所的特征、 学生的特征及基于场所的各种活动入手， 运用技术方式促进学生对特定学习场所的情感依恋、功能依赖和场所认同。
1．场所感促进维度
学生的校园场所感是学生对校园学习场所的情感依恋、身份认同与功能依赖。在校园学习空间的设计与开发过程中， 我们需要从这三个维度去营造学习空间的场所感，以促进学生场所感的提高，如图8最右列所示。Chang 等提出了一个基于场所感的AR导览系统的设计框架[65]，通过借鉴这一框架，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实施:首先，在场所依恋的维度上，我们需要将个人特征与场所联系起来， 与场所建立一种情感纽带，以增强学生对特定场所的兴趣，提高场所体验，丰富场所记忆；其次，在场所依赖的维度上，要展示出场所的独特性，特别是场所独特性功能，通过趣味性的活动吸引学生多参与基于场所的活动，鼓励学生与场所积极互动，创造意义；最后，在场所认同的维度上，要将场所的历史和地理信息，特别是场所发展演进的历史意义、文化特征及象征意义等，以最佳形式表现出来， 建立自我价值观念与场所意义的连接，激励对场所的认同。
2．场所感促进策略
我们由Scannell 和Gifford 的场所感三维模型得出，学生场所感形成机制包括人、过程、场所三个基本元素。如图8 左半部分，技术可以围绕场所感的基本元素及每个元素的影响因素来促进学生场所感。首先，学生是学习空间场所感中“人”的元素，学生的背景特征影响着其场所感的生成与发展， 利用技术依据学生群体的特点，呈现场所的视觉补充信息，让学生对场所有更多的背景信息去了解；同时，可以利用3D、VR、AR、全景等技术，增强学生的场所体验，有助于增加对场所的兴趣和情感依恋。其次，各个学习场所是学习空间中的“场所”元素，也是场所感生成的重要元素。场所包括物理性的特征和功能，也包括心理性的场所精神和象征意义。在校园学习空间中，不论是正式学习空间，还是非正式学习空间，在保证物理性功能的基础之上， 都要充分将场所精神和象征意义表达出来， 都要通过场所营造将学校精神表达出来。最后，“过程”即学生对学习场所的认识过程，表现为基于场所的活动，实现对场所由浅入深的感知、认知和自觉行为。我们可以利用AR、VR、全景等技术增强学生的场所体验，通过趣味性的活动，激发学生与场所的互动行为。
上述三个元素方面的技术促进，并非独立进行，三者相互交叉，互有重叠，但都是为了共同的目的。对于学生来说， 促进的目标是激发学生对学习场所的兴趣，促进其对学习场所的深度理解，形成对场所的认同行为；对学习场所来说，促进的目标是为充分呈现场所的功能特性、场所精神和象征意义，让学生达到对场所的深度理解；对过程来说，促进的目标是让学生对场所的认知过程更有趣， 循序渐进并增强体验，使之更乐意参与，以提升认知过程质量。
3．与场所相关的关键技术
在运用技术促进场所感的过程中， 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和360 全景、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二维码等是具有场所优势的关键技术。这些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增强体验感的技术， 如，AR、VR、360全景等技术，通过对现实的模拟、叠加显示，会创造出一种全方位、逼真的现场感，甚至是现实与虚拟的叠加，极大地增强人与场所的互动体验。
第二类是与场所定位相关的技术， 如，GPS、GIS、ArcGIS、Gimbal（一个综合的近距离情境感知平台） 等， 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实时定位和感知情境，将定位与信息呈现相结合，使学生可以及时了解与场所相关的历史、文化、场所活动等信息，促进对场所精神和象征意义的深度理解， 从而建立人与场所的联系，促进学生对场所的认同。
第三类技术是对场所起到基础支撑作用的技术，如，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这些技术虽然不是直接与场所相关， 但却为前两类技术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支撑。特别是5G 所具有的关键技术特性，峰值数据速率可达10Gbps、用户体验数据速率达到100Mbit/s、延迟时间低至1 毫秒，以及在频谱效率、移动性、连接密度、区域通信能力达等方面的性能，都远远优于4G 技术[66]。
上述这些技术特性使场所定位、情境感知、及时诊断与精准推送都成为可能， 为学习空间场所感的促进，提供了技术保障。我们通过充分发挥技术在信息呈现、增强体验、情境感知、场所定位、营造网络空间等方面功能， 让校园学习空间成为学生想去、能去、愿去的新场所，从而促进学生对学校的归属和认同，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与学习沉浸感。
五、总结及展望
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 在对教育领域中的场所感研究现状、学科关联、理论基础及前沿热点进行充分梳理的基础上，对场所感的维度、生成机理及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 并就学习空间场所感的技术促进策略与实施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描述。
随着新技术不断渗透与教育时空的转变， 今后我们应更多地从空间视角去研究教育， 用空间思维和空间行动去解决教育问题， 还原教育本来的丰富画面。我们认为，当前的智慧校园建设和学习空间重构， 可以成为教育研究中的空间转向的实验田和实现路径；以此为契机， 运用场所感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对学习空间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析。未来，我们仍需要深入剖析与建构场所感相关理论， 为学习空间的场所感研究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同时，也要从实践维度，充分利用5G、AR、VR、GIS 等这些具有场所优势功能的新技术， 开发基于场所的技术应用案例，为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场所感研究，提供更多有效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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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of Place in the Spatial Turn: A New Perspective of Future-oriented Learning Space Research
Zhao Ruijun & Chen Xiangdo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renewal of learning idea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spa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rend. However，the excessive pursuit of speed and scale，resulting in the phenomenon of homogenization of campus learning space，resulting in a weak sense of students，lower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other issues.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pace theory，the sense of place refers to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place identity and functional dependence on a particular place，which can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learning space.In this paper，firstly to sort out the literature on the sense of plac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subject relationship，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the sense of plac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re clarified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Secondly，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ense of place is clarified. The generation of the sense of place is a complex dynamic process composed of people，places and processes，which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Controlling these factors can promote or limit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place. Finally，the promotion of the sense of place in the learning space is expounded. The technology can promote the sense of place of the student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lace attachment，place dependence and place identification. The specific promotion strategy can b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ense of place. The students’ sense of learning space can be enhanced by experience enhancement and location-based technology. The theory of place sense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learning space.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campus learning sp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ampus.
【Keywords】 Sense of Place；Learning Space；Spatial Turn；Sense of Place Technology；5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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